
时间与永恒: 朝向上帝的灵魂之旅

傅志伟

【内容提要】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借由对记忆的讨论，从生活

传记转入到对自我的反思，由此将自我与之紧密相连的时间突显出来。
在指出传统理解时间方式所具有的问题之后，奥古斯丁批判了“时间是

天体的运动”以及“时间是物体的运动”这两个观点，并相应地提出自己

的时间观，即时间是心灵的延展，以此来解释人是如何约束自我、获得

拯救。
【关键词】 《忏悔录》 时间 延展 拯救

时间作为最难以理解，但却被讨论得最为充分的哲学论题之一，始

终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丧失其讨论的价值。哲学家的形而上学信仰

总是同它如此密切地关联着，以致“时间是什么”这一古老难题始终萦

绕在他们的哲学之思当中，希波的奥古斯丁( Aurelius Augustinus) 几乎是

为此付出绝望努力的第一人。① 在其自传体的《忏悔录》( Confessions) 当

中，他借由对记忆的讨论( 卷 10 ) ，从生活传记( 卷 1 － 9 ) 转入到对自我

的反思，由此将自我与之紧密相连的时间突显出来，时间就此成为他探

讨的主题( 卷 11) 。在这个探讨过程中，由于自身所具有的基督徒身份，

① 关于这一评论，可参见胡塞尔著、黑德尔编: 《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

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年，第 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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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这一永恒存在不可避免地被带入其中，这就使得如何理解奥古斯丁

关于时间与永恒的看法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厘清，困难

之处不仅在于时间与永恒实际上是一对完全对立的概念，还在于奥古斯

丁又在这对悖论之中置入了一个忏悔行为，这就使得问题变得更为错综

复杂。因此，我们要想对奥古斯丁的时间追思有所收获，上帝与灵魂的

关系和时间与永恒的关系一样，必须被纳入到我们考察的视域当中。本

文所做的努力，就是在参照其他解读文本的基础上，试图呈现奥古斯丁

就时间问题所展示出的不同面向，以求透彻地解读出奥古斯丁关于时间

的深刻思想。

一、古典时间观的冲击

在古希腊时期，“时间被理解为一种‘物理时间’: 时间是一种特殊

的现成存在者，它是运动、变化的原因，而运动则是理解时间的条件。”②

因而“假如没有事物消逝，就没有过去时间，假如没有事物到来，就没有

将来时间，假如没有事物存在，就没有现在时间。”③可按照这种方式来

理解时间，实际是把“时间置于与现实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这样带来

的结果便是，“人就难免限于一种窘境之中，亦即随着时间的过往、流逝，

不仅似乎时间并不存在，而且在时间中的事物也不复存在，或曰: 人只

能宣布时间与事物并不存在。”④与之相应的结果便是，寓身其中的灵魂

也将随之涣散，从而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处所以沉思上帝。奥古斯丁

意识到这一点，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样，作为过去的时间由于不再存在，

②

③

④

黄裕生: 《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捍卫上帝》，载《浙江学刊》2005
年第 4 期，第 15 页。
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translated by Henry Chadwic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31． 以下所引本书内容，均由笔者依据此版本译出，部分译名有参照中译本:

奥古斯丁: 《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3 年。其后有关本书引用，只注

明作者、书名与页码。
徐龙飞: 《论奥古斯丁〈忏悔录〉第 11 卷中时间理论的内在逻辑结构》，载《外国哲学》
( 第 30 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年，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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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相应地已经不在; 作为将来的时间由于还未存在，它也因此不在，而

作为现在的时间由于总是消逝在过去之中，因而也不存在。过去、将

来以及现在丧失了它们自身的存在性，当然也就无法提供给人沉思上

帝的处所。
更为严重的是，这样理解的时间观不仅造成现象世界的真实性不复

存在，而且上帝的绝对自由也会受到挑战。因为假如时间真如古希腊理

解的那样，是一个特殊的自在之流，它引起万物的展现与消失，那么上帝

是否也需要在时间之中来展现自身呢?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就意味

着上帝也处在时间之中，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上帝在造天和地之前，他

在做些什么? 假如他无所事事，没有做任何事情，那他为什么不一直这

样，就像在创世之前那样不工作?”⑤此外，假如上帝真的处在时间之中，

这同样也意味着它要受到时间的支配，因而是不自由的。“因为，如果上

帝在时间中，那么，上帝要么是在时间流中的某个点上，要么是贯穿于整

个时间流之中。如果是在某个时间点上，那么上帝已成过去，因为他正

是在那个点上创造了世界; 如果上帝是贯穿于整个时间流，那么他显然

受时间的支配，因为他只能随时间流那样贯穿于时间流之中。”⑥因此，

按照古希腊那样来理解时间，认为它是自在的物理之流，并且上帝也处

在时间之中，其结果必然是，人们既无法理解上帝的创世行为，也无法理

解上帝的绝对自由。
对于一个基督教神学家来说，这样的结果是无法接受的。奥古斯丁

曾试图调整古希腊的时间观，试图探寻出符合基督教教义的时间观，为

此，他首先考察了时间的长短问题。之所以会有这个举动，在我看来，也

许原因就在于: 假使时间存在长短区分，那么也就意味着时间是能够被

固定住的，毕竟测量总是对固定事物的测量。可是，他的这个尝试也由

于不存在的事物没有长短可言而遭到消解，至少就过去和将来的事物必

⑤

⑥

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 228．
黄裕生: 《论奥古斯丁对时间观的变革———拯救现象与捍卫上帝》，载《浙江学刊》2005
年第 4 期，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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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是如此，因为“非存在( nonbeing) 是内在于它们的定义之中”。⑦ 而

按照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的分析，现在又由于完全是由一系列相继的

流变瞬间组成，它也“不可能永远是同一个，……如果时间上的共存( 不

先不后) 就意味着存在于同一个‘现在’里的话，……那么一万年前发

生的事情就和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在同时，也就没有任何事物先于或后

于别的任何事物了”⑧，这有违常识。奥古斯丁显然是认同这个分析

的，因而在他看来，现在似乎确实不存在着长短之说。所以，他提示人

们，在谈论一百年前、一百年后，乃至将一百年整个地视为现在，都是

不可取的。⑨

由此可见，顺着上述思路来回避古希腊时间观所带来的冲击并不可

取，它还是会与奥古斯丁所接受的基督教教义相冲突。但是，在我看来，

这样的尝试并非毫无意义，至少它提示了奥古斯丁，尽管现在转瞬即逝，

但这并不妨碍它具有存在性。奥古斯丁自己也确实意识到了这一点，这

从他关于过去与未来的存在性分析可以看出。在他看来，过去与未来也

许可以在这个意义上存在，那就是:“当现在产生于未来时，时间是从某

个隐秘处所产生出来的，而当过去产生于现在时，时间又进入到某个隐

秘处所。”瑏瑠倘若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在他眼中，历史学家记载的历史事

件就将都是虚假的，预言家预测的未来也将都是骗人的。那么，一个人

就只能相信自己亲耳听到的、亲眼看到的。可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们在一生当中将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瑏瑡，毕竟一个人是无法周知一

切的。因而，他十分清楚，关于时间的问题必须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Carl G． Vaught，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 Albany，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 ，p． 127．
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张竹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22 页。
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p． 231 － 232．
Ibid． ，p． 233．
这一论断是奥古斯丁在第六卷中得出的，它立足于这一论述，即:“我考虑过无数事情，这

些事情我虽未见过但却相信，思考过无数事件，这些事件是在我不在场时发生的，诸如各

国历史中的许多事变，关于各地区、各城镇中我从未见过的许多事实，根据朋友的话就接

受了的许多事情，还有许多是来自医生、来自他人的。”倘若不是如此，人们“在一生当中

将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Ibid．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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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处理，否则连他此前记载的自传式忏悔也将失去根基，而只能是没有

真实性的胡言乱语。
因此，时间是什么? 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奥古斯丁对此

深有感触，以致他说出了那句关于时间的著名话语，即．“那么何为时间?

倘若无人问起，我还知道，如想向问者解释，我全不知晓。”瑏瑢这并不是奥

古斯丁在故意渲染它的困难性，普罗提诺( Plotinus) 也曾有相似感慨:

“我们自己的灵魂对它们有非常清晰而分明的经验，因为我们每时每刻

都在说着、使用着它们的名字。但是，当我们试图集中思考它们，并且可

以说，想要更深入了解它们时，我们又发现我们的思路陷入了重重困难

之中。”瑏瑣实际上，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略窥一二。永恒流变作为时

间的本质特征，使得它不同于其他事物。就其他事物来看，人们似乎总

是能够找到一个稳固的形式( 理念) ，以致人们在对它们进行哲学反思

时，能够较为轻松地获取到关于它们的知识。瑏瑤 相形之下，奥古斯丁对

时间的反思就不具备这种有利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奥古斯丁就此

认为，时间是一个无法触底的深渊，因而要放弃对它的探讨。为此，他

请求上帝，允许他继续探讨，保证他不受其他干扰，行进在正确的道路

之上。瑏瑥

对于这个请求，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它揭示出心灵在永

恒流变的时间之中，是无法单凭自身获得稳固性的。只有在上帝的帮助

下，才能使其免受纷扰。这样，奥古斯丁就在时间的时间性维度之中置

入了永恒维度，并对时间做出这一断言:“我至少知道它们不论在哪里，

它们在那儿都不是作为将来或者过去，而只能是作为现在。”瑏瑦这显然同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Ibid． ，p． 230．
普罗提诺: 《九章集》( 上册) ，石敏敏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20 页。
这个论述的相应提法，可参见 Carl G． Vaught，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p． 124。他是在对比苏格拉底( 柏拉图) 关于“虔敬是什么?”“友爱是什么?”“勇敢是什

么?”以及“正义是什么?”等问题的讨论方式时提出的。在他看来，苏格拉底( 柏拉图) 在

讨论这些问题之前都预设了这些主题拥有各自相应的稳固形式( 理念) 。因而，就这一点

来说，它们似乎要比关于时间本质的探讨更容易把握。
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 233．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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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上帝的描述相接近。在卷 1 当中，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岁月不会消

逝，他的岁月永远是现在。瑏瑧 不过，这似乎也会使得奥古斯丁陷入到矛

盾之中，因为在《忏悔录》当中，他已明确把非永恒性视作时间的规定。
因而，在回答时间是什么的过程中，他也必须能够相应地解决这个矛盾，

否则，他还会像第一次尝试那样，无功而返。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也

像奥古斯丁那样，围绕这两个问题予以展开。

二、心灵的延展

为了解决时间难题，奥古斯丁首先考察了这个观点，即时间是天体

的运动。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瑏瑨但显然不为奥古斯丁所采纳。
他以天体停止运行而陶轮继续转动为例，指出天体的运行与否，将无关

乎对陶轮转速快慢的观测。这种现象的存在，意味着时间始终存在，并

没有随着天体停止转动而消失。这个反驳实际上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

的看法。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就已经明确指出，天体作为“循环

旋转的部分( 尽管) ，也是一个时间，但它确实不是循环旋转( 本身) ”。瑏瑩

因而，将时间定义为天体的运动是不能成立的，它最多只能以其有规律

的反复而成为计量时间的一个标准。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时间与天体运

动的关系，在奥古斯丁看来，也许就能融贯地解释以太阳的旋转来界定

一天的方式。否则就会出现太阳要绕地球 24 次，才能满足一天有 24 小

时的定义。瑐瑠 由此可见，并不是时间必须依靠天体的运动才能存在，相

反，是天体的运动必须借助时间才能被测量。圣经中所记载的太阳停止

瑏瑧

瑏瑨

瑏瑩

瑐瑠

Ibid． p． 8．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明确指出:“他( 造物者) 决定设立永恒者的动态形象，即设立有

规则的天体运动。这样做时，永恒者的形象就依据数字来运动。永恒者仍然保持其整体

性，而它的形象便是我们所说的时间。”详细论证可参柏拉图: 《蒂迈欧篇》，谢文郁译，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5 页。
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第 122 － 123 页。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证，也可参见 Carl G． Vaught，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pp． 131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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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而战争继续进行的事例，瑐瑡揭示出时间相对于天体运动的独立

地位。
此外，对于时间的定义，奥古斯丁还考察了另一个更为普遍的看法，

即时间是物体的运动。关于这个定义，奥古斯丁也不赞同。在他看来，

“物体的运动是一回事，我们借以用于测量的时间是另一回事。”瑐瑢毕竟

物体的运动要么只是存在于运动着的事物本身，要么只是存在于运动发

生的所在地方; 但时间却可以同等地出现于一切地方，并和一切事物同

在。因而，我们可以得知物体的运动是发生在时间之中，但这并不意味

着它就构成了时间。此外，人们就物体运动所做出的快慢之分，也是为

时间自身所没有的。时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只能是为物体运动的评判

提供标准，却不能相应地享受到由运动来确定自身的便利。更为重要的

是，物体的存在方式并不仅限于运动，静止作为另一种方式，亦不可忽

视。倘若将时间界定为物体的运动，那么作为测量标准的时间，就将无

法对静止进行测量。然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做出这些判断，如静

止时间等同于运动时间，或静止时间是运动时间的两倍或三倍等。由此

可见，奥古斯丁也不认为时间等同于物体的运动。瑐瑣

但是，否定这个定义并不意味着同时也否定了这个事实，即物体运

动能够为时间所测量。而要实现它，人们就必须事先测量出时间。因而

奥古斯丁质疑，我们是否能够凭借时间本身来测量时间。类比人们测量

空间事物的方式，奥古斯丁构想用短的时间间隔来测量一个更长的时间

间隔。从空间的延伸意义来看，这个思想实验也许能够有效。但作为事

物存在其中的三维空间，毕竟不同于时间模型在其中被定位的“空间”。
按照构想，人们对写在纸上的长短音节能够进行测量，但对于从口中说

出的音节，则有失效的可能。毕竟人们可以将短音节发得慢而冗长，而

瑐瑡

瑐瑢

瑐瑣

参见《约书亚记》10: 12 － 13。
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 239．
这个结论的得出，并不意味着奥古斯丁同时断绝了时间与运动变化的关系。尽管人们不

能将时间定义为物体的运动，但时间毕竟离不开运动，“没有运动变化就没有时间。”参见

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驳异教徒》( 中) ，吴飞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2 年，第83 页。
亚里士多德就此也有详细论证，参见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第 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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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长音节发得快而短促，它全凭人的意识安排。这个现象的存在，就把

奥古斯丁的注意力引向心灵内部，认为时间是某种延展。他自信地宣

称:“假如它不是关于心灵本身的延展，它将变得很奇怪。”瑐瑤

为了详细说明这个主张，奥古斯丁以测量声音的说话方式作为例

子，来解决前面遇到的测量时间的困难。在他看来，人们既不能在声音

还未开始之前进行测量，也不能在声音已经结束之后进行测量，因为这

时它们都不再存在; 而在声音正在发出之时，考虑到它只是一个个连续

的瞬间，并没有任何延展，因而也无法进行测量。似乎剩下的唯一可能

就是，随着声音的流逝进行测量，毕竟它有在“空间”之中延展的属性。
可是，亚里士多德早就表明过，人们始终是“通过辨别前一个限和后一个

限以及两个限之间的( 有别于两个限本身的) 间隔来确定它们的”瑐瑥，也

只有在感觉到物体运动的起始节点之后，人才能开始测量，而这要求被

测量的声音有一个终结。然而，声音在它结束发声的那一刻，已经不存

在了。这就促使奥古斯丁转变思路，认为人们在测量时间之时，所测量

的东西不能是声音本身，而是固定在我们记忆之中的某种东西。人们只

需在现在的注意之中，把将来转变为过去，对声音的整个测量行动，就将

得以实现。因此，还未存在的将来是如何被转变为过去就成为了问题的

核心。
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奥古斯丁主张，关于过去事件的记叙，并不是

从记忆之中取出过去的事实，而是在以往事实对我们的感觉作用之后，

有印象遗留在我们的心灵之中，我们对此进行描述。至于对将来事件的

预测，只要人们能够根据当前已经存在的原因、迹象预测到事情的必然

发生，那么它就存在于当前。因此，在奥古斯丁看来，尽管此前表明过去

与将来并不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把过去视为过去事物的现在，把将

来视为将来事物的现在。当然，现在被视为现在事物的现在亦无可厚

非。这样，现在就在时间的框架之中获得了优先地位。这并不是因为现

在存在，而过去与将来不存在，而是因为过去与将来都可以以现在的形

瑐瑤

瑐瑥

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 241．
亚里士多德: 《物理学》，第 1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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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表达出来。这就明显不同于此前对亚里士多德的继承态度。因为在

亚里士多德那里，“‘现在’( 只) 是时间的一个环结，连结着过去的时间

和将来的时间，它( 也只) 是时间的一个限: 将来时间的开始，过去时间

的终结。”瑐瑦而在奥古斯丁这里，“现在”却以包含过去和将来的形式统一

了时间，成为时间收束自身的一个场所。以现在作为时间的考虑节点，

成为奥古斯丁时间观的核心。
为了区别古典意义上的时间观，同时出于自身理论的特殊论证，奥

古斯丁把考虑过去的现在称作记忆，把考虑现在的现在称作当前意识，

把考虑将来的现在称作预期。记忆、当前意识以及预期就构成了奥古斯

丁时间观的三个新维度，从而取代了传统以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

间片段来界定时间的方式。很显然，这是在心理层面来谈论时间的本

质。这样，奥古斯丁在将时间内在化的同时，也消解了时间的时间性与

永恒性之间的表面矛盾。此时，人们也可以像上帝一样，对“将来之事不

必像还不曾发生似的那样等待，而是与过去之事、现在之事一道并存当

下”。只是上帝关于“事物不是一个挨着一个地想及，不是从一个念头

转到另一个念头，而是万有均在灵光一瞥中领悟”。瑐瑧 人则相应地缺少

这种能力，以致情感总是易于随着时间之中的事物变化不定。因此，如

何约束自我，朝向上帝，以期获得拯救，成为奥古斯丁接下来要解决的

问题。

三、自我的拯救

要想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对时间的被造、时间的延展以及时间的

稳固做出反思。按照奥古斯丁的时间理论，时间是同宇宙万物同时被

造，作为宇宙万物的永恒流变属性也同属时间。但人的被造并没有同万

物一同，而是在万物被造之后，上帝出于管理万物的需要，按照自己的形

瑐瑦

瑐瑧

同上，第 132 页。
奥古斯丁: 《论三位一体》，周伟驰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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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造了人。瑐瑨 人最初并没有存在于时间之中，而是与上帝同享永恒。但

由于初人亚当与夏娃偷尝禁果，遭致上帝驱逐，人自此堕入时间之中，成

为与万物一样的有朽存在。在上帝面前，没有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便是

刚出世的婴儿也是如此。瑐瑩 人的灵魂随着时间的延展而分散，“自我的

存在之所以是支离破碎、充满罪恶的，归根结底是因为人是一种时间的

存在。时间意味着生命向各个方向的延展，延展的过程表现为背离上

帝、沉浸于自我的各种欲望之中。”瑑瑠奥古斯丁以自身经历表明，人类在

尘世之中的生活状况正是如此。
尽管这样，人在意识之中仍保有对上帝与幸福生活的记忆，渴望摆

脱时间的撕扯。上帝作为永恒的存在，在自身之中不存在过去、现在与

将来的分裂。在上帝的心灵当中，人的自我是作为一个统一体而存在，

这个统一对于人类而言，可以用作约束自身的指引。尽管人无法直接观

看上帝，也无法直接倾听上帝的言语，但耶稣作为中保在人与上帝之间

搭建起沟通的桥梁。瑑瑡 因而，纵使时间带有堕落的痕迹，人也仍可以从

中推测出永恒的存在，这与奥古斯丁的“三一”哲学有关。在奥古斯丁

看来，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创造的人类，在心灵当中所具有的三种能力( 即

记忆、意识与预期) 也是上帝圣三一的形象。人能够借助记忆记住过去

事物所遗留的印象，借助意识关注当前意识之中的活动，借助预期预测

将来事物的显现。这样，人们就在心灵之中，将分裂的时间统一成一个

整体，从而“保证了时间中‘过去的现在、现在的现在、将来的现在’的统

瑐瑨

瑐瑩

瑑瑠

瑑瑡

《创世记》1: 26 － 27。由此可见，“《创世记》关于造物的记载也表明，创造世界是先于创

造人类，我们可以试图主张，时间的宇宙概念是比奥古斯丁已经阐明的时间概念更为基

础的。”参见 Carl G． Vaught，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5) ，p． 147。人们进而能够融贯地解释奥古斯丁所持有的这一信念，即

“我们的灵魂在堕入‘异于( 神圣) 处所’之前，曾居住在神圣的高处”。参见 Robert J．
O'Connell，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the Odyssey of Soul ( Cambridg，Mass． :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 ，p． 144。
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 9．
孙帅: 《自然与团契: 奥古斯丁婚姻家庭学说研究》，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4 年，第

372 页。
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p． 22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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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借着这种统一性，心灵便可以从自己的时间性来推测上帝的永恒

现在，这就是时间对于人的积极意义。”瑑瑢

由此可见，时间与永恒之间的巨大张力，并非不可弥合。人在时间

之中的涣散迷失，也并非不可收束。人能够挣脱自我加诸自身的枷锁，

穿过时间在自身当中遗留的积习，在认清自我的同时，发现比自我更加

内在的上帝。但这种得见万物之上的永恒智慧，也只是在精神转瞬的一

刹那。寓身尘世之中的人类，毕竟仍是有死的造物。宇宙的流变依然存

在，人不得不应对属世的造物。支离破碎的事务有如风暴一般，撕扯着

人们，使人的灵魂再次涣散。人并没有因瞬间的超越而获得恒久而稳固

的存在，时间性依旧牢牢地制约着自我。这是由人类的当前处境所决

定，毕竟人的生活处所已不再是伊甸园，“任何被造物都不会和造物主永

恒共存”。瑑瑣 因此，奥古斯丁同母亲在奥斯提亚得见的异象，在证明时间

是永恒存在的形象之外，也显示出灵魂的软弱。人与神之间具有绝对的

距离，是软弱的心灵无法直接弥合的。“我们不能让心灵的凝视长久固

定，以在那炫目的光辉中寻找，……难以言喻的光击退了我们的凝望，多

少令我们确信，我们心灵的软弱还不能适应它。”瑑瑤

因此，人是无法单凭自身来克服自身所具有的时间性，而只能依靠

上帝的恩典。为此，奥古斯丁祈祷上帝，希望借助他的爱火，洁净自身，

以使自身融入到上帝的怀抱之中。瑑瑥 并在恩典到来之前，和他人一起，

勇敢地面对尘世生活的困顿，坚定地行进在漫长的朝圣之旅当中。不要

像未皈依之前那样，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出于自身的骄傲，“渴望加

入到创造永恒的统一模式的时间形象的活动当中”。瑑瑦 而应在受造物的

秩序当中，找寻到自身的位置，“以使我们的灵魂从困顿之中上升到

瑑瑢

瑑瑣

瑑瑤

瑑瑥

瑑瑦

孙帅: 《自然与团契: 奥古斯丁婚姻家庭学说研究》，第 376 页。
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 驳异教徒》( 中) ，吴飞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12 年，第 136
页。
奥古斯丁: 《论三位一体》，第 409 页。
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 244．
Robert J． O'Connell，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the Odyssey of Soul，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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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瑑瑧 于是，对时间的哲学反思，为经验的存在奠定了存在论上的根

基。奥古斯丁此前记载的自传式忏悔，并非是没有意义的胡言乱语。整

个忏悔行为也没有因为思考的置入而造成前后的脱节。恰恰相反，他正

是通过回答“时间是什么”，来弄清楚“我是谁”的问题。瑑瑨 因此，对奥古

斯丁而言，“世界历史并不只是从世界开端到世界末日的一个线性发展，

而且其中贯穿着人类的堕落和拯救的两大主题，即，线性历史不能脱离

善恶主题。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背后，是对时间与永恒更深入的哲学理

解。善恶与拯救主题在时间中的展开，正对应于永恒与创造之间的辩证

关系。”瑑瑩

瑑瑧

瑑瑨

瑑瑩

Saint Augustine，Confessions，p． 72．
相关论述参见: Carl G． Vaught，Access to God in Augustine's Confessions，p． 149。
吴飞: 《心灵秩序与世界历史: 奥古斯丁对西方古典文明的终结》，北京: 三联书店，2013
年，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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